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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的孩子比俺的更金贵”

舞剧的第一幕是《生》。它以两个场景切
入，一个是硝烟弥漫的战场，怀胎十月的原芳
忍痛和战士们并肩作战；另一个是温馨宁静的
后方，临产的秀珍充满对新生命的期待和喜
悦。阵阵疼痛袭来，两位母亲分别诞下她们的
孩子“利民”和“杏花”。

台上战士们的英勇奋战，让观众们仿佛回
到了80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南犯，同
年 10月入侵山东，不久山东全境被日军占领。
胶东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八路军主力和党
政军机关在日寇层层封锁中面临生死考验，被
迫频繁转移。

为了民族大义，有的同志不得不抛下亲生
骨肉，义无反顾地投身民族解放的最前沿。为
了让我军官兵能够安心作战，1942年 7月，中共
胶东区党委组建了胶东育儿所，选派乳娘哺育
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
“八路军帮大伙打鬼子，把孩子交给俺是

信得过俺。八路军的孩子比俺的更金贵。”在
采访中，乳娘们这样告诉记者。在硝烟弥漫的
年代，乳娘视乳儿如己出，待乳儿胜亲生，在日
常照护中疼爱有加，在艰难困苦时呵护备至，
在生死考验前挺身而出。她们有的忍痛舍弃
亲子保乳儿，有的落入敌掌全力护乳儿，有的
深山雪夜以体温暖乳儿，有的严冬破冰求鱼哺
乳儿，有的舍命献血救乳儿……

舞剧的第二幕《离》中，部队即将出发，原芳

依依不舍地将利民托付给了秀珍抚育。众乳娘
趁夜色探望利民，并送来了乡亲们的一片心
意。在秀珍精心抚养下，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正是在乳娘的精心呵护下，1942年 11月，
日本侵略者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制造了惨绝人
寰的“马石山惨案”，胶东育儿所乳儿在残酷的
“扫荡”和多次迁徙中无一伤亡，乳娘用大爱在
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创造了一段人间奇迹。

“娘，孩子不孝，来晚了”

台上哭得撕心裂肺，台下胶东育儿所乳儿
宋玉芳泪如雨下。宋玉芳出生于一个革命家
庭，父母均为老八路。8岁之前，她一直生活在
胶东育儿所。

舞剧的第三幕是《死》。鬼子进村“扫荡”，
嘈杂的声音惊醒了秀珍。秀珍急忙带着两个
孩子奔逃。杏花被人群冲散，不幸被子弹击
中。面对失去的亲人，秀珍心如刀绞，利民为
失去妹妹悲愤不已。

像秀珍这样为了保护乳儿，牺牲自己孩子
的乳娘很多。

1942 年，鬼子来“扫荡”，乳娘姜明真与婆
婆带着乳儿福星和自己的孩子藏在山洞里。
可是，两个孩子在一起，只要喂一个，另一个就
哭闹。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姜明真狠下心，跑
着把儿子送到另一个无人的山洞。刚返身回
来，敌机就开始轰炸。等鬼子撤走后，姜明真
扒开被敌机炸塌的洞口，看见儿子嘴上沾满了
泥土和鲜血。回家不几天，孩子就夭折了。

乳娘的怀抱温暖了一个又一个乳儿，也成

为他们一生难以割舍的回忆。
刚回到家时，宋玉芳常常觉得这不是自己

的家，真正的家在胶东育儿所。“可由于工作、
家庭原因，直到父母过世，我才有时间回家，去
找我的另一个娘。”宋玉芳说。

寻亲的念头，不只宋玉芳有，胶东育儿所
的很多小伙伴都有。在宋玉芳的带领下，大家
一拍即合，一场场寻亲活动在胶东大地展开。
“王占梅阿姨记忆力特别好，我以为她记

不清了，她居然还能记得胜利的样子。”说到这
里，宋玉芳已经泣不成声。她终于找到了，王
占梅阿姨正是他们班上的那个王阿姨。

对于乳儿徐永斌来说，却不是那么幸运。
等他回到乳山时，却被告知乳娘已经过世，他
连夜跑到了乳娘坟前，长跪不起，失声痛哭：
“娘，孩儿不孝，来晚了。”

乳儿梁恒力在一次采访中说，回到乳山没
有找到乳娘李青芝，却找到了我当年的大哥。
“我人生吃的第一口奶，是乳娘李青芝的。她
是我一辈子的娘，她的儿子就是我的亲兄弟。”

“小远落，你在哪”

舞剧的第四幕是《别》。弯弯的小路，一眼
望不到头。秀珍在村口眺望着渐行渐远的利
民。血浓于水的养育之情，在望眼欲穿的泪眼
中融化成绵延无尽的思念与祈盼……

乳儿走了，乳娘的眼也哭花了。在一次采
访中，乳山市东凤凰崖村的村民杨德思告诉记
者，他就是剧中主人公原型“乳娘”肖国英的儿
子。而寄养在他们家的那个孩子叫远落。

“从远落走了那天起，我娘就开始整天思
念着远落。到了晚年，娘只能趴在窗台上，望
着窗外：‘我的远落还没有回来，我多想见见他
啊……’”讲到此，杨德思早已泪流满面。
“小远落，你在哪？你可知道娘想你！”这

句话道出了无数乳娘的心声。
王志兰，小冬妮的乳娘，崖子镇姜家村

人。1946年，小冬妮走后，她整日上火，以泪洗
面，1948年，患上了颈部恶性肿瘤，年仅 38岁的
她便因病去世了；

刘淑玉，小维维的乳娘，崖子镇山东村
人。小维维走后的某一天，刘淑玉收到了一张
照片。后来刘淑玉一直把照片揣在怀里，见到
人就拿出来给人看，说：“看看我的女儿维维多
可爱啊”；

宋文美，崖子镇山东村乳娘。在儿子 5岁
的时候，有天早上睁开眼，发现睡在身边的领
养弟弟不见了，就问弟弟哪去了，母亲哽咽着
说：“你弟弟被他爸妈接走了”；

藤京芝，冬雪的乳娘，育黎镇人。冬雪在
藤京芝家里待了 3年，养得又白又胖，冬雪的亲
生母亲接走孩子的时候十分感激。藤京芝日
夜思念冬雪，88 岁瘫痪在炕上，还总念叨着：
“冬雪来了，冬雪来了……”

谭氏，小华的乳娘，崖子镇万格庄村李财
心的前妻，名字无人知晓。小华走后，谭氏因
过度思念孩子，病情加重，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还有很多记不清名字的乳娘……
“小远落，你在哪？娘想你，你听见了吗？”

在乳娘们的呼唤下，2月26日，“小远落——你在
哪里？”寻访乳儿活动正式启动，一场寻找胶东
育儿所乳儿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47年，崖子镇蓬家夼村，孙喜英的

小儿子刚刚夭折不久，小子玲就被人送到

家里来。孩子来的时候只有五六个月大，

还没断奶。当时，还没有女儿的孙喜英小

两口抱着孩子，喜不自胜，他们把小子玲

当成自己的亲闺女养着、宠着，有一口好

东西也都先紧着她吃。

农忙时节，大人要上山劳作，孙喜英

夫妇只好把子玲交给大儿子郑成强照

看。有一次，为了哄小妹妹开心，郑成强

抱着子玲摸家里的牛背，结果他被牛踢

了一脚，摔倒在地，受到惊吓的他不但没

有得到安慰，反被爹妈大骂一顿：“你把

子玲摔坏了怎么办？咱怎么向人家爹妈

交代？”

孙喜英小两口把小子玲当成宝贝一

样宠着。只要小子玲哪有点不舒服，小

两口就凑钱带她去看病。有一次，子玲

生口疮，这在农村的孩子里根本算不上

什么毛病，可孙喜英夫妇不放心，抱着

子玲翻过十多里的山路找了个好郎中给

瞧瞧。

在孙喜英全家周全的照顾下，子玲一

天天长大。1952年，有人来接她了。子玲

拼命地哭喊，说什么也不愿离开这个家。

子玲被抱走后，孙喜英像丢了魂似的，见

到和子玲一样大的孩子时，总要念叨：“我

的小子玲就这么大，我想我的小子玲了。”

（口述人：郑成强，孙喜英的大儿子。

现居蓬家夼村。）

乳娘孙喜英——

孩子，你是娘一生的牵挂

1941年，申家村肖翠芝第3个孩子

夭折了。不久，村妇女主任就将一个叫

红林的女孩送到了她的怀里。这个孩子

是八路军的后代，因为父母要行军打仗，

几个月大的孩子只能送给老乡喂养。

肖翠芝的丈夫王泰宾是心地善良的

忠厚农民。自从红林来家后，小两口就把

红林当成自己的亲闺女，除了喂奶，家里

有一口好东西也紧着小红林。那时候家

里穷，买不起蚊帐，只能在屋子里点上麦

糠焐出烟来熏蚊子。蚊子倒是能熏跑，但

人却被呛得要命。为了小红林不被蚊子

叮咬，也不被烟熏坏，肖翠芝连续几个晚

上都把小红林抱到离村庄好几里的开阔

地，让她在自己怀里睡，直到天开始亮了，

才抱女儿回家。冬天屋里冷，炕到了下半

夜就凉了。为了不让小红林在睡觉的时

候冻着，小两口就轮番将她放在自己的胸

口上睡。

就这样，小红林在两口子的精心呵

护下健康地成长着，和他们一起生活了3

年，直到胶东育儿所的同志来将小红林

领走。这一天，小两口看着被领走的小

红林，忍不住哭了起来。过了几天，小两

口就步行十几里路到胶东育儿所看望孩

子。肖翠芝是在 91岁时去世的。在生

前肖翠芝一直念叨着小红林，思念着小

红林。

（口述人：王德臣，肖翠芝的儿子。

现居申家村。）

乳娘肖翠芝——

娘的怀抱，是孩子的摇篮

有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女性是柔弱的，经不起硝烟的摧残和战火的厮杀。
2月 26日，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的《乳娘》，却以一种全新的角度诠释了女性在战争中的力量和贡

献。战争年代，300余名胶东乳娘哺育了 1223名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用柔弱的双肩为抗战胜利作出了
重要贡献。

舞剧结束时，一首《摇篮曲》唱哭了观众，更唱响了乳娘的母爱名片，让乳娘诠释的人间大爱直抵人
心，久久不能平静。

写 在

前 面

近日，大型民族舞剧《乳娘》在国家大剧院

上演，该剧以高度艺术化的形式再现了胶东乳

娘的故事，通过讴歌一群伟大女性的人间大

爱，展现党群一心、军民一家、血乳交融的革命

精神。

战争是血与火的碰撞，枪与炮的对决，柔

弱的女性经不住硝烟的摧残。前苏联作家曾

说过“战争让女人走开”，但是，在中国抗战时

期，300多名胶东乳娘非但没有走开，反而为

1223名革命后代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护体。

在革命战争年代，乳娘并不是胶东特有，

陕西、内蒙古、山西等地也有。但经山东省党

史研究院研究发现，胶东乳娘有着诸多鲜明特

点：一是，她们的工作条件最为艰难。当时，受

入侵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清剿，长

期处于频繁迁徙状态。二是，她们的工作最富

有创新意识。从起初少数人脱产喂养到育儿

所哺乳，最后改成了分散到自己家中带养，她

们所总结的幼儿饮食、学习制度至今仍有借鉴

意义。三是，她们接收的孩子没有任何条件限

制。不管出生日期、有无疾病、何时送来、如何

危险，一律接收。据统计，她们接收的孩子直

至革命胜利无一伤亡，堪称人间奇迹。

为什么她们能有不惧死亡的勇敢？为什

么她们会有超越血脉亲情的阶级大爱？又为

什么她们愿意保守秘密从不向任何人和组织

索取回报？

有人说，胶东人一直恪守诗书传家、忠厚

传家的家族风化传统；也有人说，这是人们看

透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中国的未来使然……

种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无法很好地回答

这些疑问：乳娘的群体中很多人家境贫寒，甚

至不认识字，又怎能看透当时的形势？

历史不是断裂的，无法生搬硬套；人们的

政治是非观念，也绝不可能在一瞬间完成跳跃

转化。与乳娘极为相似的一个群体是同属山

东地域的沂蒙红嫂。很多红嫂在生前曾表达

过这样的话语，“俺不识字，但能分得清好与

坏、善与恶，谁对人民好，俺们就拥护谁。”

两个相似的群体，身处同样的动荡时代，

有着几近相同的知识阅历，却在不同的地理空

间诉说了同样的心路历程。这不能说是一种

巧合，只能说是他们受到了同一种外界力量的

感化而做出的抉择。

回顾我党我军的历史，这已是一种司空见

惯的现象，即我军所到之处，越是我军恪守良

好形象，越能获得百姓的好感；越是我军战斗

激烈，越能赢得群众大规模的自发拥军支前行

动。乳娘的出现正是我党我军正义感召的民

族觉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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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娘，硝烟中的温暖摇篮
■本报记者 朱宏博 裴 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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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你，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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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部队就要出发，送别的人们依依惜别，原芳把利民托付给了秀珍抚育。
图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怀胎十月的原芳忍痛和战士们并肩作战。
图③：原芳临别取下红围巾交给秀珍以作信物，吻别亲生的儿子又上前方。
图④：在秀珍的抚养下，利民和杏花快乐地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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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